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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晨披白雾，暮染红霞，从河南省境内的
桐柏山奔流而下，一路来到田家庵。它在田家庵
拐了一道弯，弯出个田家庵。拐弯是田家庵的一
道风景，更是决定田家庵从哪里来、靠什么兴起、
如何塑造城市性格的文化脉络。

拐弯是一条河的物理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解
释田家庵一百多年的历史。

一百多年前的 1883 年（光绪九年），黄河在
山东省决口五十余处，四十三县汪洋一片；次年，
济南、博山大旱；第三年，黄河又在鲁西决口二十
余处，三十余万人泡在水里。

在这样的背景里，一对山东流民夫妇田氏几
经漂泊，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流落到了淮河
的一个拐弯处——田家庵。

那时，田家庵这个地名还不存在，与之接近
的地方有姚家湾、郑郢。田氏夫妇在郑郢东北角
的淮河右岸（南岸）小渡口处搭起一间草庵，卖起
茶水，南来北往的过渡人在此歇脚，当地人称这
间草庵为“老田家庵子”。

老田家庵子搭在淮河右岸，正处河道拐弯的
凹岸。凹岸水流湍急，堤坝常被冲决，也正因凹
岸被不断冲刷，河床深、水位足，反倒成了建码头
的优良岸线。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今大通
一带的煤矿便在老田家庵子附近修建货运码头，
专事煤炭外运。凹岸使渡口升级为码头，但要把
固定岸线变成稳定航线，还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整
合。

这个人是冯煦。他在安徽巡抚任内做过兴
修水利、倡办淮上航运的事。1907年秋，寿州正
阳关至怀远县马头城的客运航线开通，中途停靠
石头埠、老田家庵子、洛河老街等地。汽笛一响，
老田家庵子第一次嗅到工业气息。一个渡口，由
此变成一座客运码头，既渡人，又运货。后来，过
路之货中最大宗的，还是大通煤矿的煤炭。

1909 年（宣统元年），位于当时怀远县境内
舜耕山北麓的商办大通煤矿公司正式运营，这是
淮南矿区第一个按近代方式组建的公司。

大通煤矿为扩大运力，于 1911 年（宣统三
年）将大通到淮河码头的煤渣路扩建为小铁轨矿
车路（今田大路老路基），并计划把码头开发成港
口。因当年爆发辛亥革命，计划被搁置。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民国元年），浙江
省军政府赴安庆迎徐锡麟之灵柩，归葬于杭州西
湖，孙中山亲往杭州致祭。

这一年的江淮大地，翻过革命的一页，掀开
了实业的新章——大通煤矿开始大规模开发田
家庵港口，老田家庵子附近出现小店铺，一缕工
业文明之光在淮河岸边初露熹微。此后，光阴将
在这里慢慢锻铁。一个渡口长成了吞吐货物的
港口，一座市镇的呼吸开始跟着煤的产量起伏。
那时，老田家庵子所在处成为当时淮河上最大的
煤炭外运港口。

煤炭外运，人潮涌来。1918年（民国七年），
经乡民合议起集，大通煤矿煤炭外运淮河港口处
的集市被定名为田家庵。其时，煤矿称作窑，大
通因地势高于田家庵而称上窑，田家庵被称作下
窑。后来抗战期间，田家庵沦陷于日军之手，日
军建下窑发电所（田家庵电厂前身），名称便来源
于此。

田氏夫妇漂泊到田家庵，受迫于黄河流域的
旱涝灾害。可他们落脚的淮河流域，也是旱涝频
发之地。有两句关于淮河的俗语广为流传：走千
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走千走万，不走淮河两岸。
两种说法并存，本身就是一部导淮史。

1929年（民国十八年），导淮委员会成立，国
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任导淮委员会委员长。汪胡

桢（字幹夫，浙江嘉兴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
程硕士）任工务处技正兼工程师，时年三十二岁。

1931 年（民国二十年）夏，长江与淮河等流
域普降大雨，洪涛翻滚，墙倒屋倾，灾民无数。此
次灾害波及全国16省，是20世纪最具破坏力的
自然灾害之一，故称“中国水灾”。当年，田家庵
十字街一片汪洋，街北房屋坍塌。

三十四岁的汪胡桢受命到安徽举办工赈，他
担任皖淮工赈第十二局局长兼皖淮主任工程师，
负责修筑正阳关至五河县之间长约140公里的
淮河大堤，以工代赈安置灾民达八万余人。

十二局总部设在蚌埠，下辖九个工务段，其
中第八段事务所设在田家庵，负责修筑淮河右岸
姚家湾到大山集之间的堤防。局里备有一艘小
汽船，便于在上下游之间巡查。一日清晨，天刚
放亮，汪胡桢、雷鸿基（时年三十岁，安徽怀宁人，
1926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
学校，今河海大学）、戴祁（时年二十四岁，字仪
宋，江苏镇江人，1929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
系，今南京大学）乘坐小汽船从蚌埠出发，溯淮河
而上，前往第八工务段巡查工赈开展情况。该段
开工最晚。开工以来，凤台一带中共党员张太冲
等组织灾民开展斗争，工程进展缓慢。

抵达田家庵后，汪胡桢、雷鸿基、戴祁登岸前
往第八工务段事务所。其时已日上三竿，段内人
员仍在酣睡。勤杂人员说：“我们段长和先生们
打了一夜麻将，刚睡下。”桌子上铺满乱七八糟的
麻将，工程报表随意丢在一旁，工赈物资管理混
乱。

汪胡桢一行回到局里，发通报申斥第八工务
段赈务松散、工作纪律涣散，撤换该段管理人员，
派王景贤（时年三十九岁，字季良，河北天津人，
留学硕士）接任工程师兼段长，第八工务段面貌
焕然一新。

汪胡桢等是中国第一代受过现代工程教育
的水利人，淮河大堤第一次采用测量、土方计
量、工赈结算的科学方法修筑。后来，石头埠到
姚家湾沿岸的低洼地（即石姚湾）被划作淮河行
洪区。

皖淮工赈结束后，淮河堤坝防汛能力得到
提高。商办大通煤矿、官办九龙岗煤矿发展均
蒸蒸日上，所产煤炭亟需外运。但不论是大通
煤矿设在田家庵的港口，还是九龙岗煤矿设在
洛河老街的港口，都因上下船损耗大，各矿不得
不另寻替代运输方案，淮南铁路的修建由此摆
上日程。

1936 年（民国廿五年），淮南铁路全线贯
通。这是全国以煤炭外运为主要目的，也是国内
少有的与城市同名的铁路，至今还在运行，淮南
铁路北起田家庵。

从田家庵火车站到淮河码头，路长约一公
里，这条路在田家庵最为繁华，名曰中平路，好似
田家庵的腰杆，直了，硬了。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田家庵沦陷。沦陷期
间，设田家庵镇，置镇公所，这是田家庵成为市镇
的开始。

抗战胜利后，田家庵光复，中平路改名纬二
路，取经纬定国之意。它依然是田家庵最繁华的
道路。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这一
年，田家庵镇撤销，成立田家庵市，这是田家庵有
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行政区划，且以自己名字命
名。回首1887年，田家庵还只是淮河岸边的一
个生活节点，如今已成为行政概念。六十二年，
一个渡口长成了一座城市。它成长的每一步，无
不被淮河推动。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淮河发生大洪水。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号召。治淮委员会随即成立，曾山任主任，汪
胡桢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钱正英等人任副部
长。

有意思的是，汪胡桢在1932年工赈安徽时，
张太冲组织凤台县灾民斗争，致凤台境内的工程
一度进展缓慢。如今，张太冲任工程部副部长。
也就在这时，石姚段（石姚湾）、汤渔湖等低洼处
被划定为行洪区。而淮委的前身，可追溯至国民
政府时期的淮河水利工程总局。

作为淮河治理的重要组成项目，大别山里的
水库群开始修建，其中的佛子岭水库大坝最先动
工。该水库连拱坝由汪胡桢设计，他兼任水库指
挥部指挥。而佛子岭水库所用的重要物资，有一
些正是通过淮南铁路运到田家庵火车站，再经过
纬二路抵达淮河码头，然后上船转运至佛子岭施
工现场。

佛子岭水库连拱坝建成后那几年，蚌埠大马
路改称淮河路，田家庵纬二路改称淮河路，合肥
等地也有淮河路。

随着县级淮南市、地级淮南市的相继设立，
田家庵稳居淮南市主城区。淮河路、淮舜路上整
齐排列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政
治、经济、文化类建筑，大街小巷梧桐树荫婆娑，
人声盈耳，完整保留了近现代淮河岸边城市的风
情面貌。人文与空间在这里高度融合，简直是一
座活态博物馆。

淮河在田家庵拐了一个弯，拐弯把流动变成
停留。有了这个弯，就有了深水岸线，有了渡口，
有了码头，有了港口，有了改变命运的田氏夫妇，
有了今天的田家庵。田家庵的商埠性格是淮河
拐弯逼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当河不让你直
走时，人只好慢下来，一间草棚就这样变成了一
座城区的公共空间。

拐弯是田家庵全部近代史的第一推动力。
时代也会拐弯，沧桑巨变，许多人的漂泊不是为
了抵达，而只是一种活法。淮南这座城市最初的
呼吸，是从一道河湾、一杯茶水、一条条行船开始
的。

石姚湾是沿淮历史地名，与岸线、滩地、农业
生产和沿淮村落相关；姚家湾虽已大面积拆迁，
官方资料仍以“石姚湾区域”指代项目范围。如
今，一些表述用“诗遥湾”指代“石姚湾”，这并非
简单改名。石姚湾的历史色彩浓烈：它是一代代
石姚湾人活出来的，是洪水一笔笔写下来的，是
水利人一年年守下来的。

诗遥湾应是田家庵在沿淮生态修复、景观建
设和文旅开发中使用的文化名片。石姚湾记录
的是河流、土地和村落；诗遥湾表达的是远望淮
河、诗意栖居。“诗遥”与“石姚”读音接近，新名称
既保留对历史地名的记忆，又赋予其当代文旅意
象。

石姚湾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被人重
新认识。地名从生产记忆走向文化表达，说明城
市与淮河的关系，已经从航运经济延伸到生态、
审美和生活品质。

淮水不语，却记得城市生长。茶庵消失了，
但地名保存了渡口记忆；老码头繁忙不再，但城
市中心已经形成；石姚湾与诗遥湾在相互走近。

田家庵的名字从淮河边的一间茶庵开始，它
的街道由渡口和码头延伸，它的性格由航运、煤
矿、治理和移民塑造，它的个性从淮河的节奏中
生长出来。淮水东流，带走了挑夫的号子和旧码
头的汽笛，却把一个城市最朴素的起源故事，留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淮河在田家庵拐个弯
杨衡 崔小红


